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蒙：新样幻情欲收拾，可卿从此世无缘。和肝益气浑闲事，谁知今日寻病

源？】 

 

  话说金荣因人多势众，又兼贾瑞勒令，赔了不是，给秦钟磕了头，宝玉

方才不吵闹了。大家散了学，金荣回到家中，越想越气，说：“秦钟不过是

贾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贾家的子孙，附学读书，也不过和我一样。他因仗着

宝玉和他好，他就目中无人。他既是这样，就该行些正经事，人也没的说。

他素日又和宝玉鬼鬼祟祟的，只当我们都是瞎子，看不见。今日他又去勾搭

人，偏偏的撞在我眼里。【蒙侧批：偏是鬼鬼祟祟者，多以为人不见其行，

不知其心。】就是闹出事来，我还怕什么不成？” 

  他母亲胡氏听见他咕咕嘟嘟的说，因问道：“你又要争什么闲气？好容

易【蒙侧批：“好容易”三字，写尽天下迎逢要便宜苦恼。】我望你姑妈说

了，你姑妈千方百计的才向他们西府里的琏二奶奶跟前说了，你才得了这个

念书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们家里还有力量请的起先生？况且人家学

里，茶也是现成的，饭也是现成的。你这二年在那里念书，家里也省好大的

嚼用呢。省出来的，你又爱穿件鲜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在那里念书，你

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那薛大爷一年不给不给，这二年也帮了咱们有七八十

两银子。【己卯侧批：因何无故给许多银子？金母亦当细思之。】【蒙侧批：

可怜！妇人爱子，每每如此。自知所得者多，而不知所失者大，可胜叹

者！】你如今要闹出了这个学房，再要找这么个地方，我告诉你说罢，比登

天还难呢！【己卯侧批：如此弄银，若有金荣在，亦可得。】你给我老老实实

的顽一会子睡你的觉去，好多著呢。”于是金荣忍气吞声，不多一时他自去



睡了。次日仍旧上学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他姑娘，原聘给的是贾家玉字辈的嫡派，名唤贾璜。但其族人那里

皆能象宁荣二府的富势，原不用细说。这贾璜夫妻守着些小的产业，又时常

到宁荣二府里去请请安，又会奉承凤姐儿并尤氏，所以凤姐儿尤氏也时常资

助资助他，【蒙侧批：原来根由如此，大与秦钟不同。】方能如此度日。今日

正遇天气晴明，又值家中无事，遂带了一个婆子，坐上车，来家里走走，瞧

瞧寡嫂并侄儿。 

  闲话之间，金荣的母亲偏提起昨日贾家学房里的那事，从头至尾，一五

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说了。这璜大奶奶不听则已，听了，一时怒从心上起，说

道：“这秦钟小崽子是贾门的亲戚，难道荣儿不是贾门的亲戚？【己卯侧

批：这贾门的亲戚比那贾门的亲戚。】人都别忒势利了，况且都作的是什么

有脸的好事！就是宝玉，也犯不上向着他到这个样。等我去到东府瞧瞧我们

珍大奶奶，再向秦钟他姐姐说说，叫他评评这个理。【己卯侧批：未必能如

此说。】【蒙侧批：狗仗人势者，开口便有多少必胜之谈，事要三思，免劳后

悔。】这金荣的母亲听了这话，急的了不得，忙说道：“这都是我的嘴快，

告诉了姑奶奶了，求姑奶奶别去，别管他们谁是谁非。【己卯侧批：不论谁

是谁非，有钱就可矣。蒙侧批：胡氏可谓善哉！】倘或闹起来，怎么在那里

站得住。若是站不住，家里不但不能请先生，反倒在他身上添出许多嚼用来

呢。”璜大奶奶听了，说道：“那里管得许多，你等我说了，看是怎么

样！”也不容他嫂子劝，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车，就坐上往宁府里来。【蒙侧

批：何等气派，何等声势，有射石饮羽之力，动天摇地，如项喑吒。】 

  到了宁府，进了车门，到了东边小角门前下了车，进去见了贾珍之妻尤

氏。也未敢气高，殷殷勤勤叙过寒温，说了些闲话，方问道：【蒙侧批：何

故兴致索然？】“今日怎么没见蓉大奶奶？”【己卯侧批：何不叫秦钟的姐

姐？】尤氏说道：“他这些日子不知怎么著，经期有两个多月没来。叫大夫



瞧了，又说并不是喜。那两日，到了下半天就懒待动，话也懒待说，眼神也

发眩。我说他：‘你且不必拘礼，早晚不必照例上来，你就好生养养罢。就

是有亲戚一家儿来，有我呢。就有长辈们怪你，等我替你告诉。’连蓉哥我

都嘱咐了，我说：‘你不许累他，不许招他生气，叫他静静的养养就好了。

【蒙侧批：只一丝不露。】他要想什么吃，只管到我这里取来。倘或我这里

没有，只管望你琏二婶子那里要去。倘或他有个好和歹，你再要娶这么一个

媳妇，这么个模样儿，这么个性情的人儿，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己

卯侧批：还有这么个好小舅子。】他这为人行事，那个亲戚，那个一家的长

辈不喜欢他？所以我这两日好不烦心，焦的我了不得。偏偏今日早晨他兄弟

来瞧他，谁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见他姐姐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也不

当告诉他，别说是这么一点子小事，就是你受了一万分的委曲，也不该向他

说才是。谁知他们昨儿学房里打架，不知是那里附学来的一个人欺侮了他

了。【己卯侧批：眼前竟像不知者。蒙侧批：文笔之妙，妙至于此。本是璜

大奶奶不忿来告，又偏从尤氏口中先出，确是秦钟之语，且是情理必然，形

势逼近。孙悟空七十二变，未有如此灵巧活跳。】里头还有些不干不净的

话，都告诉了他姐姐。婶子，你是知道那媳妇的：虽则见了人有说有笑，会

行事儿，他可心细，心又重，不拘听见个什么话儿，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才

罢。这病就是打这个秉性上头思虑出来的。今儿听见有人欺负了他兄弟，又

是恼，又是气。恼的是那群混帐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调三惑四那些人；气

的是他兄弟不学好，不上心念书，以致如此学里吵闹。他听了这事，今日索

性连早饭也没吃。我听见了，我方到他那边安慰了他一会子，又劝解了他兄

弟一会子。我叫他兄弟到那府里去找宝玉去了，我才看着他吃了半盏燕窝

汤，我才过来了。婶子，你说我心焦不心焦？【蒙侧批：这会子金氏听了这

话，心里当如何料理，实在悔杀从前高兴。天下事不得不豫为三思，先为防

渐。】况且如今又没个好大夫，我想到他这病上，我心里倒象针扎似的。你



们知道有什么好大夫没有？”【蒙侧批：作无意相问语，是逼近一分，则金

氏犹不免当为分拆。一逼之下，实无可赘之词。】 

  金氏听了这半日话，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团要向秦氏理论的盛气，

早吓的都丢在爪洼国去了。【己卯侧批：又何必为金母着急。】【该批：吾为

趋炎附势，仰人鼻息者一叹。】听见尤氏问他有知道好大夫的话，连忙答

道：“我们这么听着，实在也没见人说有个好大夫。如今听起大奶奶这个

来，定不得还是喜呢。嫂子倒别教人混治。倘或认错了，这可是了不得

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是说话间，贾珍从外进来，见了金氏，便

向尤氏问道：“这不是璜大奶奶么？”金氏向前给贾珍请了安。贾珍向尤氏

说道：“让这大妹妹吃了饭去。”贾珍说著话，就过那屋里去了。金氏此

来，原要向秦氏说说秦钟欺负了他侄儿的事，听见秦氏有病，不但不能说，

亦且不敢提了。况且贾珍尤氏又待的很好，反转怒为喜，又说了一会子话

儿，方家去了。【蒙侧批：金氏何面目再见江东父老？然而如金氏者，世不

乏其人。】 

  金氏去后，贾珍方过来坐下，问尤氏道：“今日他来，有什么说的事情

么？”尤氏答道：“倒没说什么。一进来的时候，脸上倒象有些著了恼的气

色似的，及说了半天话，又提起媳妇这病，他倒渐渐的气色平定了。你又叫

让他吃饭，他听见媳妇这么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说了几句闲话儿就

去了，倒没求什么事。如今且说媳妇这病，你到那里寻一个好大夫来与他瞧

瞧要紧，可别耽误了。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那里要得？【蒙侧批：医

毒。非止近世，从古有之。】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儿，人怎么说，他也

添几句文话儿说一遍。可倒殷勤的很，三四个人一日轮流着倒有四五遍来看

脉。他们大家商量著立个方子，吃了也不见效，倒弄得一日换四五遍衣裳，

坐起来见大夫，其实于病人无益。”贾珍说道：“可是。这孩子也糊涂，何

必脱脱换换的，倘再著了凉，更添一层病，那还了得。衣裳任凭是什么好



的，可又值什么，孩子的身子要紧，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么。我

正进来要告诉你：方才冯紫英来看我，他见我有些抑郁之色，问我是怎么

了。我才告诉他说，媳妇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因为不得个好太医，断

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碍无妨碍，所以我这两日心里着实着急。冯紫英

因说起他有一个幼时从学的先生，姓张名友士，学问最渊博的，更兼医理极

深，且能断人的生死。【己卯侧批：未必能如此。】【蒙侧批：举荐人的通

套，多是如此说。】今年是上京给他儿子来捐官，现在他家住着呢。这么看

来，竟是合该媳妇的病在他手里除灾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请去

了。【蒙侧批：父母之心，昊天罔极。】今日倘或天晚了不能来，明日想必一

定来。况且冯紫英又即刻回家亲自去求他，务必叫他来瞧瞧。等这个张先生

来瞧了再说罢。” 

  尤氏听了，心中甚喜，因说道：“后日是太爷的寿日，到底怎么办？”

贾珍说道：“我方才到了太爷那里去请安，兼请太爷来家来受一受一家子的

礼。太爷因说道：‘我是清净惯了的，我不愿意往你们那是非场中去闹去。

你们必定说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众人些头，莫过你把我从前注的《阴骘

文》给我令人好好的写出来刻了，比叫我无故受众人的头还强百倍呢。倘或

后日这两日一家子要来，你就在家里好好的款待他们就是了。也不必给我送

什么东西来，连你后日也不必来，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给我磕了头去。

【蒙侧批：将写可卿之好事多虑。至于天生之文中，转出好清静之一番议

论，清新醒目，立见不凡。】倘或后日你要来，又跟随多少人来闹我，我必

和你不依。’如此说了又说，后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来升来，吩咐他

预备两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叫了贾蓉来：“吩咐来升照旧例预备两日的

筵席，要丰丰富富的。你再亲自到西府里去请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和你

琏二婶子来逛逛。你父亲今日又听见一个好大夫，业已打发人请去了，想必

明日必来。你可将他这些日子的病症细细的告诉他。” 



  贾蓉一一的答应着出去了。正遇著方才去冯紫英家请那先生的小子回来

了，因回道：“奴才方才到了冯大爷家，拿了老爷的名帖请那先生去。那先

生说道：‘方才这里大爷也向我说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

此时精神实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他说等调息一夜，明

日务必到府。【蒙侧批：医生多是推三阻四，拿腔做调。】他又说，他‘医学

浅薄，本不敢当此重荐，因我们冯大爷和府上的大人既已如此说了，又不得

不去，你先替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实不敢当。’仍叫奴才拿回来

了。哥儿替奴才回一声儿罢。”贾蓉转身复进去，回了贾珍尤氏的话，方出

来叫了来升来，吩咐他预备两日的筵席的话。来升听毕，自去照例料理。不

在话下。 

  且说次日午间，人回道：“请的那张先生来了。”贾珍遂延入大厅坐

下。茶毕，方开言道：“昨承冯大爷示知老先生人品学问，又兼深通医学，

小弟不胜钦仰之至。”张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本知见浅陋，昨因冯大

爷示知，大人家第谦恭下士，又承呼唤，敢不奉命。但毫无实学，倍增颜

汗。”贾珍道：“先生何必过谦。就请先生进去看看儿妇，仰仗高明，以释

下怀。”于是，贾蓉同了进去。到了贾蓉居室，见了秦氏，向贾蓉说道：

“这就是尊夫人了？”贾蓉道：“正是。请先生坐下，让我把贱内的病说一

说再看脉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的意思，竟先看过脉再说的为是。我

是初造尊府的，本也不晓得什么，但是我们冯大爷务必叫小弟过来看看，小

弟所以不得不来。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说的是不是，再将这些日子的病势

讲一讲，大家斟酌一个方儿，可用不可用，那时大爷再定夺。”贾蓉道：

“先生实在高明，如今恨相见之晚。就请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以

便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妇们捧过大迎枕来，一面给秦氏拉着袖口，

露出脉来。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调息了至数，宁神细诊了有半刻的工

夫，方换过左手，亦复如是。诊毕脉息，说道：“我们外边坐罢。” 



  贾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间房里床上坐下，一个婆子端了茶来。贾蓉道：

“先生请茶。”于是陪先生吃了茶，遂问道：“先生看这脉息，还治得治不

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这脉息：左寸沉数，左关沉伏，右寸细而无

力，右关需而无神。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气虚而生火；左关沉伏者，乃肝家

气滞血亏。右寸细而无力者，乃肺经气分太虚；右关需而无神者，乃脾土被

肝木克制。心气虚而生火者，应现经期不调，夜间不寐。肝家血亏气滞者，

必然肋下疼胀，月信过期，心中发热。肺经气分太虚者，头目不时眩晕，寅

卯间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克制者，必然不思饮食，精神倦怠，

四肢酸软。据我看这脉息，应当有这些症候才对。或以这个脉为喜脉，则小

弟不敢从其教也。”旁边一个贴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尝不是这样呢。真正

先生说的如神，倒不用我们告诉了。如今我们家里现有好几位太医老爷瞧著

呢，都不能的当真切的这么说。有一位说是喜，有一位说是病，这位说不相

干，那位说怕冬至，总没有个准话儿。求老爷明白指示指示。” 

  那先生笑【蒙侧批：说是了，不觉笑，描出神情跳跃，如见其人。】

道：“大奶奶这个症候，可是那众位耽搁了。要在初次行经的日期就用药治

起来，不但断无今日之患，而且此时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误到这个地

位，也是应有此灾。依我看来，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药看，若是夜

里睡的著觉，那时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据我看这脉息：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

聪明不过的人，聪明忒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

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大奶奶从前的行经的

日子问一问，断不是常缩，必是常长的。【蒙侧批：恐不合其方，又加一番

议论，一方合为药，一为夭亡症，无一字一句不前后照应者。】是不是？”

这婆子答道：“可不是，从没有缩过，或是长两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长

过。”先生听了道：“妙啊！这就是病源了。从前若能够以养心调经之药服

之，何至于此。这如今明显出一个水亏木旺的症候来。待用药看看。”于是



写了方子，递与贾蓉，上写的是： 

 

  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 

    人参二钱 白术二钱土炒 云苓三钱 熟地四钱 

    归身二钱酒洗 白芍二钱  川芎钱半 黄芪三钱 

    香附米二钱制 醋柴胡八分 怀山药二钱炒 真阿胶二钱蛤粉炒 

    延胡索钱半酒炒 炙甘草八分 

    引用建莲子七粒去心 红枣二枚 

 

  贾蓉看了，说：“高明的很。还要请教先生，这病与性命终久有妨无

妨？”先生笑道：“大爷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

候，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

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贾蓉也是个聪明人，也不往下细问了。于是贾蓉送

了先生去了，方将这药方子并脉案都给贾珍看了，说的话也都回了贾珍并尤

氏了。尤氏向贾珍说道：“从来大夫不象他说的这么痛快，想必用的药也不

错。”贾珍道：“人家原不是混饭吃久惯行医的人。因为冯紫英我们好，他

好容易求了他来了。既有这个人，媳妇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

参，就用前日买的那一斤好的罢。”贾蓉听毕话，方出来叫人打药去煎给秦

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药病势如何，下回分解。 

 

  【蒙：欲速可卿之死，故先有恶奴之凶顽，而后及以秦钟来告，层层克

入，点露其用心过当，种种文章逼之。虽贫女得居富室，诸凡遂心，终有不

能不夭亡之道。我不知作者于着笔时何等妙心绣口，能道此无碍法语，令人

不禁眼花撩乱。】 


